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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角器是以犀牛角為原料雕刻的器
物。相傳用犀角杯飲酒可清熱解毒，所
以，它便成為犀角器的主要器形。專家
介紹，早在漢代，即有用犀角作裝飾及
飲酒器具。經過千百年發展，犀角雕刻
也成為中國古代工藝美術的重要品類，
在明清時期達到巔峰。

犀角器還有非洲犀牛角和亞洲犀牛
角之分。目前，亞洲犀牛已經滅絕，因
此格外珍罕，價值高於非洲犀牛角。現
存的亞洲犀角雕刻作品絕大多數是明清

時代的作品。亞洲犀角絕跡後，非
洲犀角取而代之，則是在清中葉以
後。因此，無論是材質還是工藝角
度，明朝和清代前期的犀角器都最
為珍貴。

在歷史上，中國犀角雕刻還大
致可以分為三個流派：一是北京
派，代表宮廷藝術，取材厚、大，
表現皇室題材，工藝精美，不計工
本材料；二是蘇州派，工巧薈萃，
講究文人氣息，多取材名家名文中
的題材，如蘭亭觴詠、東坡遊赤壁
等，用料次於皇家；三是廣東派，

帶有強烈的地方色彩，以花卉為主，用
料較薄。除了年代、材質、刻工外，是
否有名家作者的留款，也決定了犀角器
的價值。

五月底的一個陰雨天，上海博物館一樓
影視中心卻暖意融融─瑞士華裔收藏家
仇大雄捐贈珍貴明清犀角杯的儀式在此舉
行。出身於收藏世家，仇氏一門三代都赫赫
有名。而仇大雄憑藉自己的努力，在犀角器
領域取得了極大成就。此次的捐贈，他提出
不限定數量與品種，由上博任意挑選。用他
自己的話說，因為上博是 「我們的家園，把
我們的中國文化保存下來」。他還邀請了家
族四代十多位成員專程來滬共襄盛舉，希望
全家繼續支持文化傳承，代代相傳。

慷慨捐贈 不計數量
仇大雄之父仇焱之曾是上海灘上著名的

文物商人，瓷器收藏在業內具有相當的影響
力。上世紀四十年代晚期，仇焱之赴港發
展，與敏求精舍的創始人胡惠春、徐伯郊等
儔侶成為第一批南下的香港第一代收藏家。
此後不久，仇家舉家移居瑞士日內瓦。

長期耳濡目染於父親的雅好，仇大雄也
走上了收藏之路，並逐漸專注於犀角器領
域。他回憶，犀角器收藏得益於父親的言傳
身教。 「父親於一九五九年在倫敦購入首件
犀角杯，上雕赤壁山水圖，刻款紀年，自此
廣集角器，往後二十載，他先後從倫敦、紐
約、東京、香港及巴黎購入藝珍，至一九七
八年方休。」而仇大雄自己的第一件個人收
藏是從一九七八年開始。當年，他在德國慕
尼黑看中一件犀角雕，與父親的第一件犀角
雕藏品一樣，同為山水圖，且價值不菲。猶
豫之際，受到父親的鼓勵最終買下。之
後，他將這件藏品呈送父親過目，一向嚴
厲的父親即找出舊牙刷小心翼翼地清潔上
面的污垢，對於收藏和兒子的愛護之情可見
一斑。

仇焱之逝世後，仇大雄為了紀念父親，
也是出於對犀角器的熱愛，決定出資購下先
父的犀角器收藏，從此更加堅定了鑒藏犀角
藝術品的信念。愛爾蘭學者、《中國的犀牛
角雕刻藝術》作者Jan Chapman曾寫道：
「三十有五載，仇大雄已經成為一位真正的

鑒藏家，他的收藏精美珍貴，絕對是他個人
美學品味的反映。」

實際上，對於仇氏家族來說，收藏並不
是為了能在拍賣場上爭艷，更多的是出於個
人雅好和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反映到犀角器

領域，則更有濃厚的親情在。也正因此，仇
家藏品豐富卻相當低調。

仇焱之生前所藏犀角器多用於品鑒、學
習，甚少公開。他逝世後，才有為數不多的
幾次專場拍賣。如二○一一年四月，由仇大
雄之子仇國仕策劃的 「靈犀萬象─仇焱
之、仇大雄父子珍藏犀角雕刻」專場。儘管
十一件藏品成交價過億，但為後人所津津樂
道的，仍然是犀角器中凝聚着的仇家親情。

相對於拍賣，仇大雄更加願意把自己的
藏品用於公益。一九九七年，在當時的蘇富
比專家朱湯生建議下，他曾將一批犀角器借
予新落成的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展出，這
一展就是近十年。此次向上海博物館的捐
贈，他也特別提出不限定數量與品種，由上
海博物館根據收藏和研究的需要任意挑選，
上博最終選定了十件作品。

用料考究 巧奪天工
說物以 「犀」為貴絕不為過。取材於犀

牛角的犀角器，材料稀缺、工藝高難。近年
來，犀牛作為瀕危物種之一，受到國際法保
護嚴禁捕殺和用於貿易，這越發使得犀角器
成為極其珍稀的藝術品類。上海博物館館長
楊志剛介紹，犀角器歷來受到各國藏家與機
構的重視，但據研究統計，存世的中國古代
犀角器僅有數千件，其中絕大多數流散在海
外。由於價格昂貴，公立機構要入藏這些藝
術品，收藏家的慷慨捐贈就成為最重要的管
道，如愛爾蘭切斯特．比棣圖書館的二百多
件、美國哈佛大學博物館的七十多件、日本
大阪市立美術館的五十多件中國古代犀角藝
術品，均受贈於私人收藏家。

楊志剛說，現在收藏中國古代犀角器最
多的地方是愛爾蘭的切斯特．比棣圖書館，
而合併我國收藏犀角器最多的單位──兩岸
故宮博物院與上海博物館全部的犀角器收
藏，也僅僅只有三百餘件，不足存世量的十
分之一。這不僅意味着中華民族珍貴的物質
文化遺產的失落，也導致國內對這一珍貴遺
產的研究長期落後於世界水準。因此，仇大
雄此次的捐贈對提高我國犀角器的收藏和研
究水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楊志剛告訴記者，犀角雕刻藝術集中體
現了古人物盡其用的價值觀念和巧奪天工的
藝術創造力，到明清兩代達到巔峰。他說，

製作於十八世紀以前，也就是清前期及更早
年代的作品本就稀少和珍貴，如果是署有款
識的名家之作就更屬難得。此次上博獲贈的
這十件作品，全部用料考究、雕刻精美，且
八成是屬於明代和清前期的作品，具有極高
的藝術價值。特別是其中兩件署有明末清初
犀角雕刻名家周文樞款的作品，代表了當時
山水題材犀角雕刻藝術的最高水準，在學術
研究上也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根據現行法規，犀角製品理論上是嚴禁
進出境的。因此，仇大雄捐贈的這批犀角器
最終來到上博，也牽動了國家文物局、國家
瀕危物種進出口管理辦公室、上海市瀕危辦
等多家機構。經過多方協調，流散海外的國
寶最終轉道香港抵滬，成就一段佳話。

勉勵家族 文化傳承
對上海博物館來說，當天的捐贈

並非仇氏家族的第一次。楊志剛介
紹，長期以來，仇氏家族與上海博物
館保持着良好的友誼。仇大雄更曾促
成上博與瑞士方面合作，成功舉辦多
個展覽；也曾多次向上海博物館捐贈
文物，包括漆器、瓷器和犀角杯等多個品
類。

不過此次的儀式卻更顯特別，仇大雄稱
之為 「回家」和 「家庭聚會」─仇氏家
族四代十多位成員都專程趕來，其中最年長
的是仇大雄的舅舅，已經九十八歲，最年輕
的是他的小孫子，才兩歲半。他還在上海與
夫人慶祝結婚四十五周年。濃濃的親情環繞
着這批由親情滋養多年的犀角杯，讓現場更
增暖意。

多年居住海外，連致辭也用英語，但仇
氏家族骨子裡對中國傳統的尊重還是溢於言
表。也正是出於這份尊重，才有了這樣的捐
贈和聚會。正如仇大雄所說，藉着犀角器
「回家」，也促成了仇氏家族多年難遇的大

聚會。他說，多年來，在他心目中，上海博
物館已經不僅是一個機構，也是 「我們的家
園」，是保護中國文化的家園。 「雖然我們
身在海外，但始終關注中國和中國文化。」

仇大雄希望家人都支持 「我們的文化，
支持上博，代代相傳」。

編者按：除註明大公報記者所攝圖片之
外，其餘圖片均由上海博物館提供

「我們的家園」，仇大
雄在談到對上海博物館的感
情時，用了這樣一個詞。因
着這份對 「家」的情感，他
不遠萬里將父子兩代收藏悉
數交託上博，也不免引人勾

起對文博機構與藏家關係的思考。捐
贈者的無私怎麼讚譽都不過分，而受
贈者該如何回饋？上博延續六十多年
的傳統給了我們有益的參考經驗
─為捐贈者構築起物質和精神的
共同家園。

從無到有 珍品薈萃
在上海博物館的前廳入口處，有一面引

人注目的 「捐贈牆」，上面按年度排列着捐
贈人的名字，以此表達對捐贈者的銘記和感
謝。如此大規模的捐贈者名牆，在內地的文
博機構並不多見。上博的每一任館長在談到
博物館歷史的時候，總會不約而同首先 「感
謝捐贈者」。

的確， 「白手起家」的上海博物館，現
有藏品百餘萬件，藏家的無私捐贈是一個重
要來源─建館六十餘年，像仇大雄這樣
慷慨的捐贈者逾千，他們捐贈的等級文物和
一般藏品成為上海博物館館藏的重要組成部
分，其中不乏很多現在舉世聞名的鎮館之
寶─

大盂鼎、大克鼎由蘇州潘氏後人潘達于

主動捐贈；曾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
員、後移居香港的胡惠春歷時三十多年多次
捐贈珍貴瓷器三百餘件；全國聞名的王世襄
藏明代傢具是由香港莊貴侖商請王世襄割愛
後捐給上博；香港著名收藏家張永珍在蘇富
比拍賣會上以四千餘萬港元的高價拍得雍正
粉彩蝠桃紋橄欖瓶曾引起轟動，次年這件珍
寶就被她捐贈給上博，並表示要讓它永遠留
在自己的 「家」裡，讓所有中國人都能欣賞
到它的美麗與不凡……

銘記每一名捐贈者
上海博物館副館長陳克倫告訴記者，堅

持善待每一位捐贈者是幾代上博人的傳統。
六十多年來，上海博物館還逐步建立了文物
捐贈管理制度和工作規範。

在榮譽嘉獎方面，除了名字刻上捐贈牆
和展品的說明牌，很多捐贈者因為上博的申
報獲得了政府部門的嘉獎。如菲律賓莊氏家
族後人、杜維善夫婦、張永珍，都獲得上海
市政府頒發的 「白玉蘭榮譽獎」。在受贈文
物的保管上，上海博物館以文物修復的技術
優勢，進行修復和整理，分門別類使其發揮
更大的社會價值；有的還會開闢以捐贈者名
字命名的專室陳列，在一定的時間，還會舉
辦專場展覽、專題研討會加強學術研究。

更重要的是，對於捐贈者來說，無論是
生活上還是精神上，上博始終是他們的家
園。捐贈者每逢回到上博，總能受到最高禮

遇，上博人也會定期上門走訪、慰問。
陳克倫介紹，數十年來，讓捐贈者常感

家的溫暖是上博人的重要工作：逢年過節都
會舉辦聯誼活動，加深與捐贈者之間的溝通
與友誼；及時了解掌握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遇
到的困難，並在可能的情況下給予幫助解
決，比如幫助改善他們的住房條件、醫療條
件等。

以捐贈大盂鼎、大克鼎的潘達于為例，
這兩件青銅重器曾被文物鑑定家徐森玉盛讚
為 「研究中國古代史和美術考古學的珍貴資
料，它們在學術上的價值，堪與毛公鼎、散
氏盤和虢季子盤媲美。」捐贈後的潘達于卻
始終生活儉樸，安於平淡，在半個多世紀的
漫長歲月裡，從不曾向國家和政府提出任何
要求。老人家高風亮節，但上博始終牢記着
她的貢獻，時刻把她的事放在心上：老人一
度沒有生活來源，上博即四處奔走，為她謀
得一份工作；老人因病住院，上博立即讓老
人換到最好的病房，並支付醫療費；為解決
老人的住房困難，上博還為老人在蘇州市中
心購置了一套三居室住房；老人過百歲生日
時，上海博物館還特地舉辦 「百歲壽星潘達
于捐贈大盂鼎大克鼎回顧特展」，並為老人
舉辦隆重的百歲壽慶，令她十分感動。

可以說，正因為上海博物館對捐贈者始
終懷有這種真誠的態度，才會有越來越多像
仇大雄那樣的藏家信任上博、對上博滿懷家
園之情，無私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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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角器分三個流派

▲犀角雕山水人物杯，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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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樞作，雕赤壁圖犀角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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